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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芷叔其人其诗
瑞籍著名歌唱家姜嘉锵的祖父，是曾任金陵卫戍副司令的姜芷叔。姜芷叔青年从军，长期

在外为官，他的生平事迹在家乡瑞安鲜为人知。近日，姜嘉锵寄来一册《瑞安姜芷叔先生诗
集》的复印件，他弟弟嘉镳则嘱我为诗集写点什么。这本珍贵的《瑞安姜芷叔先生诗集》，帮助
我打开这位瑞邑先贤的人生之门，从这些幸存的诗篇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位前辈戎马一生的炬
光亮点和儒将风采。

马知力 画

■马邦城

林损横眉冷对时流

弃文习武，以身许国的磊落壮志

爱憎分明，崇尚气节的儒将风范

遍历山川，指点江山的书生襟怀

姜芷叔生长于东瓯名城瑞安，深受当地文风

影响，自幼工诗词书画，虽然身为军界统领，骨子

里仍是一介书生，戎马之余常常以翰墨自娱。

辄从事戎机凡十余载，遍历名山大川，一切

羁愁感叹之言，潇洒婉转，当时军人无出其右。

此言颇有见地。

诗集中有不少山水诗作。作者仄身山水之

间，时常胸怀块垒，对景抒怀，佳句迭出，可圈可

点。《登鸡鸣寺豁蒙楼》两首绝句便是一例：

“斯楼高耸出台城，槛外湖光照眼明。更有

钟声惊梦觉，胸中蒙蔽豁然呈。

广雅中堂建此楼，更阳制府亦时游。名公风

度原难企，敢谓傭生未可侯。”

又如《画梅》诗：

“襟期潇洒出风尘，画出梅枝见性真。不信

黄庭初写处，广平作赋竟传神。”

作者能诗能画，借梅枝以喻人。梅枝铮铮铁

骨，傲雪挺立的英姿，正是爱国军人的真实写

照。作者画梅自励，亦隐喻赞美神州大地上一切

英雄志士之意。

而在《遇长崎女太文保于大吉丸商轮》和《七

月初七日夜，崔潮贤弟来索西女诗债》两首绝句

中，则尽现作者在戎马倥偬之间，风流倜傥的书

生气概。

其余如《秦淮杂咏》、《申江即景》、《京江即

景》、《访随园旧址四绝》、《桃花浪》等诗也都发自

胸臆，写来挥洒自如，值得品味。温催青法的发

明，表明了我国古代人民对于温度与生物生长发

育间的关系已有较深认识。人们可以通过调节

温度来调节生物制种过程，这为生物的繁育提供

了一条简便而有效的途径。特别要指出的是，

《永嘉郡记》中《永嘉有八辈蚕》的记载，是中国、

乃至世界上低温催青法最早的文字记载，距今已

近1600年，其叙述详尽、准确，反映了温瑞人民的

聪明才智，是古代温瑞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

项重要贡献。

姜之湄（1867-？），字芷叔。永嘉人李丛庄

在诗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乡先哲姜公芷叔，

少以秀才举，为人气节高尚，磊落有大志。时值

国难方殷，危机日促。公慨然以身许国，效命沙

场，弃文习武，考入江南陸师学堂。”

秀才从军，为有报国壮志。诗集中有一首

《庚子由宁过沪在小广寒听书寓有感》的诗，颇能

说明姜芷叔青壮年时期的爱国情怀。

“兵戈扰攘几时休，悲国仲淹再上楼。天子

蒙尘遭路劫，昭君出塞抱琴愁。觅无好处容高

枕，计有奇人统大球。商女不知今日事，琵琶犹

作假风流。”

此诗作于庚子，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这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

府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时年33岁的姜

芷叔，早已从陆军学堂毕业，步入军界为官多

年。一次他在上海听书时，有感于国难当头，山

河破碎，而上海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繁华依旧，

不禁心中百感交集。

古人云：诗言志。思为诗之本，诗为感而

作。姜芷叔在诗中追古论今，借诗言志。一个爱

国军人的拳拳报国之心，跃然于纸上。整首诗视

野开阔，气势豪迈，宛如大江东去。

在另一首《秋怀·次吴声玉秀才原韻》的诗

中，我们同样看到作为肩负重任的爱国将领那种

胸怀壮志、渴望报国的急切心情。

“秋光明媚鸟声幽，金粉六朝足壮游。万景

曾经云过眼，一生只怕雪盈头。山中归隐携双

屐，湖上逍遥泛小舟。但恨中原成逐鹿，辽阳战

局不时收。”

在这首诗中，作者虽身居六金粉之都的南

京，却时刻不忘国家大局，尽管玄武湖上秋光明

媚，轻舟荡漾，他关心的是“中原逐鹿”和辽阳战

事的结果。

中国甲午战败以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

《马关条约》。在列强环伺，国土面临瓜分的危急

时刻，身为京陵卫戍副司令的姜芷叔来到杭州，

第一件事便是拜谒岳王庙，他在岳飞塑像前，提

笔写下《谒岳王庙》和《题铁秦桧》两首诗：

“忠魂尚在大罗天，泥像如生气凛然。孤愤

含冤三字狱，西湖便到拜王前。”（《谒岳王庙》）

“屈膝奴颜真愧死，铸成白铁奚容身。假将

不朽遗天壤，世世好教骂佞臣。”（《题铁秦桧》）

姜芷叔把拜谒岳王庙作为自己杭州之行首

要大事，可见他要效法岳武穆“精忠报国”的故

事，履行一个爱国将领的职责。他还灵活运用了

跪像背后的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

佞臣”之含意，强烈谴责秦桧一伙屈膝奴颜，遗臭

万年的丑恶嘴脸，针砭时弊，警示世人。诗风明

快流畅，直白通俗，不但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也

表现了他自己崇尚民族气节的内心追求。

林损（1891—1940），字公铎，号叔

累，是个苦命的孩子，出生之日，母亲

因难产而撒手人寰；7岁时，父亲也患

病辞世离他而去，从小无依无靠，是由

姨母与舅父抚育成人的。他舅父陈黻

宸乃东瓯大儒，学识渊博，桃李满天

下。林损得其教诲，从小就涉猎经史，

好学不倦，10岁时已出口成章，下笔千

言倚马可待，有“鬼工”、“神童”之誉。

光绪三十一年（1906），陈黻宸调

至广州任职，林损也随之就读于两广

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归乡执教席，

曾独自一人创办《林损杂志》而名噪一

时。宣统三年(1911)，他离乡赴沪，结

识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并就任

《黄报》编辑，竭力鼓吹革命。民国元

年，赴北京任新民日报编辑，所撰政论

等文，“慷慨激昂，闻者心折”。北京大

学校长胡仁源钦慕他的学行，以为可

与南宋陈亮、叶适相媲美，特聘他为预

科讲师，不久转为文学教授。此后，他

历任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南京中央大学等多所名校的教授。

林损相貌清癯，长须飘逸，望之俨

然，为人处世既以文名，又以狂名。他

幼失父母，缺乏家庭温暖，形成了愤世

嫉俗，冷眼时流，孤僻高傲的个性，碰

到不合理的事，往往口诛笔伐，毫不容

情。

他早年在乐清柳市高等小学执教

时，当地有一个喜附庸风雅的富商，自

炫能诗善赋，经常在众人面前摆出一

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一日，他大张筵

宴，邀请林损等几位教师也一同赴

宴。席间，富商自言曾暗恋一妙龄少

女，可惜她红颜命薄，过早辞世。他赋

诗凭吊，中有“美人埋骨不埋香”一句，

独具韵致。众人闻听，皆随声附和，大

加赞赏。唯独林损嗤之以鼻，直言不

讳地说：“古有盗诗者，今有窃句人。

此乃清‘粤东三子’之一、黄培芳门人

所作诗句，收录在《香石诗话》中，不信

即可查阅!”一言既出，举座皆惊，大家

都打心底里佩服他的强记博闻。那位

富商更是满面羞惭，无地自容。

1917年夏，胡适应蔡元培之聘来

北京大学任教授，陈独秀当时为文科

学长，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

如火如荼、蓬勃展开。胡适与钱玄同

等力倡白话文，一时蔚成风气。其时，

林损也在北大执教席。他却横眉冷

对、不肯买账，依然固守旧辙，还偕同

一批持相同观点的教授组织“汉学研

究会”，与之分庭抗礼。他曾公开撰文

反对说：“白话虽兴，未若八股，会当张

我三军，扫此丑孽!”口气之强硬，态度

之顽固，成为当时学界的谈资笑柄。

林损在北大与黄侃交好，黄是章

太炎的大弟子，年纪虽轻，国学根底却

很深。周作人在《北大感旧歌》中，曾

把林损与黄侃，还有辜鸿铭、刘师培等

都列为“畸人”，即所谓怪人。黄侃也

是维护“国粹汉学”、反对白话文的死

硬派，与林损意气相投，遂成莫逆之

交。五四运动爆发后，黄侃因受新派

排挤离开了北大。当时，林损正患病

在家，闻讯后，对挚友的离去很是愤

慨，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林损不仅脾气怪僻，性格狂放不

羁，而且还嗜酒如命，简直“一日不可

无此君”。喝酒都喝成肺出血了，他还

泰然自得地吟诗曰：“呕血自沾庭上

草，群蜂休认作丹蕤”。而且喝酒以

后，又嬉笑怒骂、口无遮拦，所作所为

往往为世俗所不容。

一次，他在北大上课，竟手持酒杯

上讲台，坐在教席上把酒论谈，纵横捭

阖，滔滔不绝。当时北大规定，只有德

高望重的老教授，才可坐在椅子上教

学，以示敬老。林损年纪轻轻，居然如

此放肆，自然招致非议。时任北大文

学院院长的胡适，本来就对林损不满，

便借此指责其有碍行政，意欲将他赶

走。林损勃然大怒，当即拂袖而去，改

入黄侃所在的南京中央大学。

当时学界有“胡适放林损”之说。

这个“放”，即放逐的意思。有好事者

以“陈平害范增”句对之(典出秦末汉楚

纷争之时，项羽误中陈平的反间计，放

逐亚父范增，致使范增途中死于背

疽)。林损闻后，更是愤愤然而鸣不平：

“彼胡适何许人也，能致我疽发背死

乎？”

林损在上海交通大学执教时，校

长孙科实为挂名，一年之中绝少来校

顾问。一次学校得知孙科要来，便设

宴款待，并通知全体同仁出席欢迎。

当通知书送到林损手中，他很是恼火，

便在回执上写下“不去”两字。助教徐

英觉得这样影响不好，建议林损改成

一个“知”字，这样去与不去都悉听尊

便。结果，林损提笔将“不去”两字涂

掉，改为“知道了”三字。校方认为如

此则更为不妥，无奈之下只好将通知

单撕了，另换一张上交了事。

林损虽孤傲不群，横眉冷对时流，

却始终怀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抗

战爆发后，眼见国军节节败退，大好河

山沦落敌手，他更是痛心疾首，忧国之

思见诸于诗篇。回归故里后，索性闭

门不出，终日饮觞满酌，狂饮不息，常

自叹身居乱世而无匡危纾难之功。不

久，闻马一浮出主复性书院，心向往

之，也曾计划在家乡创办翼圣书院，可

惜事未成而身先卒。于1940年8月26

日病故，年仅50岁。

林损死后，士林震悼，瑞安当地和

陪都重庆分别举行公祭，各地挽幛纷

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明令予以褒

扬。马叙伦亦赋二诗凭吊：

(一) 回首春风四十年，溝筵谁得似

彭宣。可怜一世文章伯，中酒伤贫入

九泉。

(二) 长堤柳色几番青，消息沉沉倚

驿亭。历数逢辰应有验，秋风吹落少

微星。

缕缕乡思透笔端

乡思和乡愁是历代诗人的永恒主题，姜芷叔

也同样绕不开这个主题，从诗集中仅有的几首思

乡诗中，我们不难看到长期羁居客乡的他，心中

溢满浓浓的乡思与乡愁。

《思亲》：“堂上承欢二十年，而今色笑两悠

然。白云在望亲何在，独抱衷肠泣昊天。”

《思兄》：“宦游江南羁七载，况味频尝蔗境

甘。安得觞飞春月夜，天伦乐事叙家园。”

《己酉中秋赏月有感》：“团聚家庭别有天，儿

童拜饯月中婵。一方香酒供杯鼎，十样果糕设几

筵，羯鼓催如祈乐岁，霓裳咏似学逃仙。悲离此

日才欢合，前后江南十四年。”

前两首绝句，作者向我们诉说了自己从二十

岁离乡后，在沪杭一带军中供职时的思乡之苦，

“白云在望亲何在，独抱衷肠泣昊天”，回首当年

“堂上承欢”的那些日子，犹如“品尝蔗境”，难以

忘怀。读来令人热泪盈眶，顿生无限同情。

后一首诗作于己酉年，即宣统元年（1909），

这时，姜芷叔已经人过中年，客居他乡也已14个

年头了，寂寞孤独的他终于迎来了中秋团聚的一

天，回想儿时“拜月中婵”、“香酒杯鼎”、“羯鼓祈

岁”，全家欢度中秋佳节的热闹情景，

犹历历在目。“悲离此日今重合，前后

江南十四年”，人世上总是离多聚少，

团圆的日子是何等难得啊！

■俞 海


